《瞭望评辨天下》： 
9778天申冤路：法律正义不会缺席！

话题一：正义终未缺席

【短片】
解说：
在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离家27年后，张玉环终于与家人团聚了。
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村民 张玉环：
我老娘一下老了，头发白了，背驼掉了，我两个小孩不认识，不晓得我小孩是哪个。
解说：
8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原审被告人张玉环故意杀人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张玉环无罪。在被羁押9778天后，张玉环重获自由。
新华社记者 刘彬：
在你进去之前，应该说你的生活是比较幸福的。
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村民 张玉环：
[bookmark: _GoBack]比较幸福嘛，生活水平整体还可以，相对中上嘛，现在就搞得一无所有。
解说：
1993年10月，在张玉环居住的村子里，一名6岁的男孩和一名4岁的男孩忽然失踪，次日，他们的尸体被发现，几天后，时年26岁的张玉环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
2001年11月，经过长达8年的司法程序后，张玉环终审被判死缓。
新华社记者 刘彬：
监狱里面也是不断地在申诉。
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村民 张玉环：
持续了二十几年时间，以前那个申诉状，拿着抄啊，大同小异的啊。
新华社记者 刘彬：
写了多少？
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村民 张玉环：
都写了五六百份了。鼓不打不响，冤不申不明，如果我不申诉，放弃了，然后死了就有遗憾。假如说，我坚持下去了，没有给我平反，我死了也没有遗憾，因为我尽了力。
解说：
2019年3月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飞：
第一次见张玉环，就他委屈得像个孩子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胜诉的关键我觉得首先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另外它本身就是个不成立的案件。它主要靠两份口供来定案，但是两份口供还存在着巨大的出入，它的所有的物证，这些物证，都没有任何一个物证能够跟这个，两个被害的小孩发生任何的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证据链，整个这个它就完全是，是断裂的。
解说：
从案发到终审判决，历时8年多，从申诉到决定再审，历时17年多。
张玉环哥哥 张民强：
法律从我弟弟这个案件申诉能成功，代表法律还是进步了。
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村民 张玉环：
还要感谢党的政策，从不完善到逐步走向完善，这27年的黑锅，这是包含着多少泪水、多少痛苦、多少折磨，今天走出了。
解说：
27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如愿以偿的张玉环却并不感到轻松。经历了上半场的辛酸，来之不易的“下半场”，又将如何开启呢？
---------------------------------------------------------------------------------------
主持人：
今天这个话题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王教授您好。
王锡锌：
你好，大家好。
主持人：
另外一个是时事评论员赵九骁，九骁好。
赵九骁：
大家好。
主持人：
九骁这样一起案件，20多年的时间，应该说一个人人生当中可真的没有几个20年，怎么看待这起案件？
【赵九骁】：靠自我救赎换回自由，不幸之中有万幸
赵九骁：
张玉环这个案子，他羁押的时间是9778天，是目前我们在公开报道里看到的，受冤屈或者叫冤案当事人被羁押时间最长的，没有亡者归来，也没有所谓的真凶伏法。这一次其实张玉环他很多时候是靠他和家人自己的那种自我救赎。因为他们在定罪之后，大约17年到18年的时间里面，有近千次的申诉，最后我觉得不幸中的万幸。他没有像“呼格案”，也没有像“聂树斌案”，他真的最后自己看到了。我凭借自己的自我救赎和努力，能够恢复名誉，这是跟以往平反的冤案不太一样的地方。
主持人：
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案情其实没有重大的变化，王教授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这起案件，最终能够到今天这样？
【王锡锌】：家人的努力、律师的坚守、制度的完善推动冤案昭雪
            冤案平反的平均时间为17年，“隔代”才能纠错
王锡锌：
我觉得推动力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最主要的是他的家人，用爱心，可以说坚持不懈地努力申诉，第二个很重要的推动力，你看到在这个案子当中，有正义感的律师，他们的勇敢坚守。第三个很重要的推动力，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于冤假错案的平反应该说高度重视，观念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实当时这个案子就该判无罪的。但是后来很多申诉为什么不能够改判过来呢？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我们会发现过去一段时间曝光的20多个冤假错案的平反当中，其实冤案的平均时间17年。就是原来犯下错案的，那波儿这个司法人员可能退的退了，离的离了，也就所谓的“隔代纠错”。这里面应该说也是一个间接的原因。
主持人：
王教授刚才其实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为什么当年可能疑罪从无显得就这么难？
【王锡锌】：早在1996年，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就被写入刑法
            在实践中，疑罪往往从轻、从挂
            如果能严格执行疑罪从无，很多冤案根本不会发生
王锡锌：
疑罪从无其实从张玉环这个案件来说呢，其实它当时的法律已经规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在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当中，其实首先规定了无罪推定这样一个现代法治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必然就推导出来，如果有疑罪，你这个罪存在一些疑问，存在合理的怀疑，就应当认定为你是无罪的。但是我们实践当中，或许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打击犯罪，不能放过一个坏人。疑罪从无其实慢慢被掏空了。你比如说，实践当中我们经常看到，我们采用这种变通的手法叫疑罪从轻，张玉环这个案子，比较典型的就是疑罪从轻。实践中还有一种做法叫做疑罪从挂，所谓挂就是把这个案子挂起来，这个罪定不了，定不了怎么办呢？那我就拖，张玉环这个案子也存在这个情况。他从被刑拘以后到判刑，中间过了七八年，这也是挂，这是超期限羁押。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很多冤假错案，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疑罪从无的这个原则去做，其实我们很多冤假错案在当时就不应该发生。
---------------------------------------------------------------------------------------

话题二：无法偿还的光阴

【短片】
解说：
从1993年10月27日失去自由算起，张玉环是截至目前公开报道中被羁押时间最长的申冤者。被抓捕时，他26岁，出狱时，他已经53岁。
新华社记者 刘彬：
现在回来了，昭雪了，但是你的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有什么规划吗，未来？
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村民 张玉环：
未来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家。 
新华社记者 刘彬：
就是想尽快地回归正常的生活。
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村民 张玉环
能找一份有一点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再多赚到一点点钱，孝敬我的老母亲，27年，我都没有承担作为儿子孝敬母亲的责任。
张玉环母亲 张丙莲：
你什么都不要想，想也想不到，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你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晓得吧。
新华社记者 刘彬：
老母亲很担心你的身体。
张玉环母亲 张丙莲 
是，担心。
解说：
和张玉环一样，还有一些名字因为错案被人们熟知。
和之前这些被人们所熟知的错案不同的是，在张玉环案中，并没有“真凶伏法”或“亡者归来”的情形，而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进行改判。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飞：
就比如说这个说是杀人的工具，当时原判里面认定是一个麻绳，这个麻绳只是停留在当事人的口供里边。那么既然如果说是杀人工具的话，它应该有相关的DNA鉴定，来认定这个麻绳到底跟这个小孩之间有没有发生过接触？没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抛尸的麻袋。这个麻袋只不过是说是在和发现小孩，就是在同一个水塘里面来发现这个麻袋，但是这个麻袋到底有没有跟这个小孩之间发生过接触，也同样没有证据。
解说：
张玉环的代理律师说，张玉环坚持申诉的那份执着感动了他。而对张玉环来说，对正义的渴望成为他和家人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张玉环哥哥 张民强：
我见到他第一番两个人就是抱头痛哭吧，他就抱着我哭起来了。拿手摸摸我这个头发，说哥哥你为了我这个事情把头发全部熬白了。我再不坚持，也许他这个人就死了。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一时糊涂，真的是杀了人。当时我也好气愤，第一次见是在法庭上，当时他就说他是冤枉的，哥哥，我没有杀人，我就坚持到底，跟他申冤。但是申得成申不成，我也不一定有那种能力，尽力而为吧。
解说：
    8月4日，张玉环案再审宣判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代表该院向张玉环赔礼道歉，并告知其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村民 张玉环：
这个钱呢，就是这样子的，有钱也买不了我这个27年的青春年华，买不了，这个是，永远都是这个拿钱是无法衡量的。
解说：
张玉环告诉记者，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家乡的小县城和他离开时完全变了样，大街上飞驰的车辆让他觉得仿佛置身当年的上海，时光在张玉环的人生中按下了暂停键。
有人说，法律是经过民主程序，建构起的最后的救济手段。而对张玉环们来说，莫名失去的光阴乃至生命，究竟该用什么来偿还呢？
---------------------------------------------------------------------------------------
主持人：
有观点说张玉环等于变相在监狱里“上班”了，九骁如何看待网络上的这种言论和观点？
【赵九骁】：要警惕消费张玉环的悲剧，切莫恶意制造毒流量
赵九骁：
你细想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明是坐冤狱，却要把它想象成为这种“另类打工”，甚至还提出什么“性价比”，什么亏不亏。细想一下，它就是一个恶意营销的毒流量，而能说出这种言论的人，我觉得吧，他绝对不是那种头脑简单的傻，就是冷血算法的坏。我看相关的这个网络管理部门已经对这个发出这种奇谈怪论的人，进行了相关的依法处理，就是一个正常的公众，决不可能有这样恶意的一个想法。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疫情期间如果因为疫情传播，哪怕隔离你14天，你都会觉得很难受，很不自在。
主持人：
这还是在自己家里头。
【赵九骁】：自由最为宝贵，不能轻易践踏
赵九骁：
对，还在自己家里面，然后把你放在一个监狱里面9778天，你居然能说它是另类打工，还赚了，还有比自由更加重要的东西吗？
主持人：
但是我们说20多年时间过去了，我们能够给予他什么样的赔偿？
【王锡锌】：国家赔偿标准按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包括对侵犯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的赔偿、精神赔偿以及财产损失
王锡锌：
那这个赔偿数额，其实主要的是由四个部分来构成的，就是一个侵犯了他的人生自由权，虽然我们说自由是无价的，但如果讨论到这种赔偿的话，你最后还是要量化。我们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来发布的上一个年度，全国职工的日平均工资，第二个赔偿计算的一个内容，是生命健康权。你比如说像张玉环，坐了26年9个月的牢，那这里面他的可能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第二个费用。第三个费用就是我们精神损害，这一部分比较难界定，而且我们从过往的这个已有的冤狱赔偿的案例来看，这一部分的这个很多个案里面，差别比较大。第四部分就是财产损失，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可能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这个损害赔偿，以及精神损害的这个抚慰金。
【赵九骁】：27年的等待让张玉环和家庭、社会彻底脱节
            金钱赔偿是为实现正义之光“善后”
赵九骁：
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报道，我看张玉环去办了身份证，你知道他入狱的1993年，连第一代的身份证他都没有办，所以你看这失去自由的这27年对于他来说，不仅仅失去了亲情，他不能够为人父，不能够为人夫，不能够为人子，然后跟整个社会他其实也做了一个切断，你看到张玉环他自己反复跟那个媒体来强调一点，就是哪怕你现在给我一千万的国家赔偿，给我更多的赔偿，能换回我27年的这个青春时光吗？这个金钱的补偿，它最多也只是实现正义之后的一些善后。很多东西真的是没办法尽到最基本的补偿，也需要他自己能够慢慢地从这个以往的这27年这个困境当中慢慢走出来，重新回到这个社会，去把他人生的下半场走好。
【王锡锌】：要弥补性恢复对正义的信仰
            要对被滥用的公权力进行校正
王锡锌：
你要说这个26年9个月的这种失去自由的时间，其实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按下了“删除键”，实际上是无法再弥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弥补性正义，只能说部分地得到实现。除了金钱的弥补之外，我觉得要有一个校正正义。你比如说当时使他蒙冤的司法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故意的枉法裁判，有没有这种滥用公权力，比如说刑讯逼供。如果有的话，这些行为得到制裁，这就是校正正义实现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心理上的安慰。能不能给更多的心理的扶助和帮助，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
---------------------------------------------------------------------------------------

话题三：自由不是终点

【短片】
解说：
回到阔别了27年的家，张玉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张玉环长子 张保仁：
像我父亲现在就跟那个两岁小孩一样，现在他都路也不认识，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说把我父亲一个人放在这里，然后和我奶奶两个人去生活的话，我们是不放心。第一个不放心，第二这样他永远是接受不了这个社会。
解说：
27年前，张玉环被抓走的时候，他和妻子结婚五年，两个儿子，大的四岁，小的三岁。
新华社记者 刘彬：
你之前有没有一种感觉，比如说当年小的时候，觉得父亲是杀人犯，自己低人一等。
张玉环长子 张保仁：
有，很多人都会（欺负他）。很多人都会就是说，不是说欺负的时候，就好好地跟别的小朋友玩，然后人家的父母亲（会说），你不要跟他玩，他父亲是杀人犯，然后咱们就跟人家（抬不起头）。这么多年的不容易（见到父亲）就哭一下，就把所有的一些辛酸，自己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就说父亲回来了，然后有父亲了。
张玉环前妻 宋小女：
我每次看张玉环回来了，好难过。我就会说，如果是张玉环在外面多好啊，有时候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的，你们不懂有时候那个坎迈得实在好艰难。
解说：
尽管张玉环已经回家，但因为当年的案件尚未侦破，依然有村民觉得就是他干的。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又是为何会被认定为凶手，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
而曾经引发关注的杀人错案，人们的关注始终未曾止步。
2012年6月，开封市龙亭区法院对刑讯逼供赵作海的6名警察作出一审判决。其中5人获刑，一人免予刑事处罚。
2016年10月，当年负责“呼格案”的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冯志明因受贿罪、贪污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110万元，另有27人被追责，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等处分。
而在其他多起被公开报道的错案中，鲜有关于办案人员被问责的报道。
    就在张玉环回到家乡后，当年一位受害男童的母亲搬离了村子，而另一位受害男童的家人早在案发第二年就搬走了。如果不是张玉环，那么凶手是谁？当年办错案的办案人员，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
主持人：
真凶目前还没有抓到。但是张玉环回村之后，你很难说大家心理上对他会不会存在这样的芥蒂。
【赵九骁】：真凶到底是谁，需进一步调查
赵九骁：
现在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就是他所在的那些村里边的村民，对他的这个行为甚至还持有怀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是杀了，还是说他通过申诉，找到了一个逃脱法律制裁的方法，其实在尊重法律和尊重程序上，大家其实还缺少一些起码的公共认知。比如说只要法院没有宣判你（有）罪，那你就是无罪。但是我觉得村民未必会这么想，如果按照现在中国的这种这个叫社会认知体系的话，当年杀害那两个小孩的真凶真的被抓获了，这个时候村民才有可能去相信他是清白的。
【王锡锌】：力求启动全部司法支援，短时间破案
            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很难追责
王锡锌：
所以我们的补偿在这个方面，我们真的要启动司法支援，对吧，也许我们不一定短期内去破案，但是这部分不能停，并且在这个程序中都能够相互制约的话，责任就清楚了。责任清楚了，将来出了错我再倒查回去，我追责才可能落实，否则的话你所有的责任一锅煮，一锅煮回去追责比较难，为什么，大家成了利益共同体了，你再追责的话比较困难。
主持人：
张玉环现在是回来了，但是呢，当年受害的两个男孩的家庭，一个男孩的母亲搬走了，另外一个男孩的家人在案发第二年就搬走了。一个案件应该说改变了三家人的命运。
【赵九骁】：受害者绝不仅仅是含冤者
赵九骁：
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冤假错案的背后，它那个受害者绝对不仅仅是那个含冤者。对于蒙冤者，对于张玉环我们可以国家赔偿，我们可以给他赔礼道歉，但是对于受害者，当然时间太长了，27年过去了，我觉得对于最终这个案件的侦破，很多证据都会湮灭，破起案来不会那么容易，这是最大的问题。
【王锡锌】：有些案件注定会成为悬案，要对司法制度有信心
王锡锌：
我想这个源头上来减少冤假错案，绝对地这个要求冤假错案为零，这个不符合司法的规律。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侦破的。比方我们今天在讨论张玉环这个案件，是不是真凶一定要查到，当然我们希望一定要查到，正义不要缺席。但是司法的规律是，有可能有些案子真的就成了悬案，这个古今中外都有可能的，你要完全不承认它，完全一厢情愿地，那可能又会又陷入一个循环。比如说一次案子没有破的话，的确有当事人受到损害，正义没有得到伸张，但是两害相权，我觉得你制造一个错案可能是弊端更大的，危害更大的，它会影响人们对整个司法制度的这样一种信心。
主持人：
因为我们知道张玉环现在出狱了，他还要继续自己的生活，他该怎么办？
【王锡锌】：期待社会组织的及时介入
王锡锌：
以金钱量化的方式来进行赔偿，这些肯定是不够的。他没法恢复他的生活，因为你比如说他掉队了怎么办，另外还有心理上的，所有这些都是要由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来做的，如果能及时地来介入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有效地恢复，补救的一种方法。
赵九骁：
比如说先前大家知道因为冤狱，最后洗脱这个冤狱的一些个别的这个当事者，拿到了相对多的赔偿款，后来误入传销，完全无法做一个对接的时候，他其实是没办法做很多事情的。
